
「解圍？」──經濟轉型後的客家圍屋的意象轉變，以贛南圍屋為例 

 人文社會學系四年級 林婉綺 
 

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識： 

  建築是人們遮風避雨、安身立命的居所。雖然閩粵皆有圍屋，但大眾對「客

家」圍屋的印象是較為鮮明、深刻的，「圍屋」已成為客家文化中極具代表性的

建築，其不僅外觀獨特，且具有豐富的精神意涵和社會功能。對我而言，「客家

圍屋」構成了一種奇特的聚落方式。在傳統的村落生活裡，宗族在圍屋內形成一

個經濟整體，進行著井然有序的經濟分工；圍屋也將宗族內的各個家庭聚集在一

起，使得各個家庭能凝聚向心力，形成一精神共同體，集體對抗外來的威脅。然

而，現今的經濟型態和生活的各個層面在全球化浪潮的影響下，往往呈現出和以

往大不相同的狀態，客家圍屋在時間的流動下還能維持原本的樣貌嗎？即使建築

體可以在日新月異的技術下被保存，但圍屋內的生活是否能在時代潮流的衝擊下

一如往昔地維持傳統之姿呢？因此，我想探討的是，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

圍樓內的經濟分工情形是否也受到現今資本主義經濟型態的衝擊而有了轉變？

轉變後的圍樓呈現怎樣的新面貌？此外，圍屋也面臨青壯年人口外流，居住人口

逐漸稀少的問題。我想知道對仍居住在圍樓內的年輕一輩的客家子孫而言，圍樓

具有怎樣的意義？他們對圍樓存有的情感為何？與老一輩的人有何差異？ 

  客家聚落的保存是客家文化延續與紮根的重要基礎。圍屋具有公平分配、防

禦、團結互助、抗風抗震等多項功能，是令人驚嘆的客家先人的智慧結晶，客家

圍屋在現今要如何蛻變與再生以維持其生命力是一不可忽視的議題，藉由此次參

加「客家文化尋蹤夏令營」的機會，我可以針對贛南圍屋做一初步觀察，去深入

思考這一議題。 

二、觀察成果： 

  所謂「圍屋」，顧名思義是四面圍合起來的房屋，其外牆既是圍屋的承重外

牆，也是整座圍屋的防禦圍牆，是一種融日常居住和軍事防禦於一體的土木建

築。有些學者認為，做為一種建築型態，土樓和圍龍屋，自明代產生後一直延續

到今都在興建，成為一種傳統的建築文化，而贛南圍屋自明晚期產生後，到民國

初年便斷然消失，導致贛南圍屋興衰的因素，與贛南的地理位置和人口遷移的歷

史背景有關。地處贛江上游的贛南，是北通中原，南接嶺南，東連閩粵的交通節

點，自古以來為兵家必爭之地。明末清初，閩粵客家由於「生齒日繁」等因素，

大量回遷入贛，造成贛南生態失衡，族群矛盾尖銳；加上三藩之亂、太平天國運

動、以及民國時期的國共之爭等，都使贛南時局動盪，戰亂頻繁，這種動盪的社

會局勢也反映在贛南圍屋的分布格局上。 

  據學者粗略統計，贛南圍屋現今尚存五百餘座，主要分佈在龍南、定南、全

南、信豐、安遠和尋烏，又以龍南境內最多，而其中關西新圍、栗園圍、鳥石圍

和燕翼圍是最為典型的四座。在七月四日安排的行程中，我們至楊村鎮、關西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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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里仁鎮考察的就是這四座具代表性的圍屋。 

  贛南圍屋的衰微與其所處的位置以及過往時事的動盪有很大的關聯，但在過

往歷史衝擊的痕跡逐漸淡化後，圍屋內的生活形式也應漸趨穩定，不過當全球化

的時代來臨，中國大陸也面臨經濟轉型的考驗時，社會、經濟型態上的轉變勢必

又為圍屋的形態和意涵帶來了另外一波巨大的衝擊，而這樣的衝擊使圍屋難以再

發揮其最初設立的目的──防禦和聚族而居的功能。 

  據學者的統計資料指出，各圍屋內的戶數和居住人數都有逐年減少的趨勢，

顯現出圍屋在經濟轉型後面臨的人口外流問題。圍屋在建造時多因為防禦的考量

而選在人煙稀少之地，也許正因為圍屋所處位置皆不是重點發展區域，在考察

時，我覺得圍屋內的生活面貌仍帶有一絲傳統的風味，居民的炊煮、衣著、用具

都讓我覺得圍屋內的時空彷彿停滯著。不過我想我會有如此感受的原因也應跟我

在圍屋內鮮少看到青壯年的身影有關。在圍屋考察時我幾乎只看到為了家務工作

在圍屋內穿梭的老人和被老人抱著或背著的孩童，這讓我覺得圍屋內總欠缺一股

活力，它的內部氣氛就像它沉重巨大的外型，被一種悶重的感覺圍繞著。這也讓

我不禁聯想，圍屋其實是一不甚通風的密閉空間，比起一般的居住空間而言，生

活是較不舒適的，而這是否也是促使年輕人口外移的因素之一呢？ 

  在考察的四座圍屋中，我對「關西新圍」的印象最為深刻，我想這與它外觀

的「新意」和它散發出來的氣勢有關。關西新圍以規模宏大、保存完整而聞名，

其也是贛南五百多座圍屋中建築面積最大的一座圍屋。在關西新圍內，我感受到

一種不同於其他圍屋的開闊，不過同樣的是圍屋內的那一股寂靜感。在參訪關西

新圍時，我有機會與一位抱著小女孩的老婆婆聊天，這樣的閒聊讓我對圍屋形態

的轉變能有更進一步的體會。老婆婆跟我說，圍屋現在已經不是每一戶都有人居

住，空戶越來越多了，而且圍屋內也已經沒有年輕人了，年輕人為了生計都遷到

廣州、深圳等地去工作，現在圍屋內只剩下老年人和小孩子居住。年輕人平時忙

於工作，沒有多餘的心力照顧幼小的孩子，只好將小孩託付給家鄉的父母照顧，

一年之中只有過年時，年輕人才有機會返鄉一次。我不禁想問，在這樣匆忙往返

之下，圍屋在這群外移的年輕人心中會具備怎樣的「故鄉」印象？我想探詢他們

對圍屋的情感記憶為何，可惜在當天並沒有這樣的機會讓我追溯，只能繼續在心

中想著這個疑問。不過，從老婆婆的談話內容，可以感受到老婆婆對年輕人外流

的一絲無奈，手中抱著的小孩子將來長大後也會隨父母遷出，老人家在圍屋內的

生活就像是等待結束。而在這些老人家去世後，圍屋是否就會成為空屋了呢？圍

屋要能重現子孫滿堂的樣貌似乎已是不可能的夢想，在考察最後一棟圍屋時，看

到雜草叢生、人去樓空的圍屋，我是這麼認定的。看著那一棟建築體仍然完整，

但卻無人選擇繼續居住的圍屋，心中不免一陣唏噓、惋惜。 

  那位老婆婆也跟我說，圍屋內的老人現在仍過著自己自足的生活，他們依靠

自己種植農作物來養活自己。在考察圍屋時，我注意到圍屋內時常可見玉米、辣

椒和麵條等食物被擺著曝曬，由此可以知道圍屋的生活其實還是傾向封閉的，在

日常的基本需求能夠被滿足的條件下，加上到外面採購需要長途的奔波，圍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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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民很少會與外界交流。建築體構築起來的隔絕性雖然在時間的流逝下依稀存

在，不過相較以往，便利的交通也使得圍屋的門戶大開，讓外界的人士可以自由

進出。關西圍屋在 2000 年 7 月，被江西省政府公佈為第四批省級重點文物保護

單位，2001 年 7 月，與燕翼圍一起被國務院公佈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

位。當社會、經濟型態轉變後，圍屋因文化保存的議題而成為觀光景點之一，這

也是圍屋生活樣貌的轉折點之一，圍屋內的人除了傳統的農作之外，也有了新工

作，有些居民成為管理、收票的工作人員，有些居民則在圍屋內販賣自己製做的

食物或有關圍屋的簡介資料增加收入，這些都是圍屋的新樣貌。 

  因為考察行程的時間匆促，只能利用一天的時間走訪四座圍屋，我覺得自己

只能說是瞥見圍屋一眼，還不夠有那資格可以為圍屋的形態和意義的轉變下註

解。因為沒有充分的時間去做深入的觀察和訪談，我還有許多問題無法釐清，只

能藉由書上的知識來解惑，而那些無法得到清楚答案的問題只能留待下一次有這

樣的機會時，再去做進一步的探察。我只能說，在這一次的考察之後，就我對圍

屋的印象和認知而言，圍屋似乎變成只是一個純然居住的空間，甚至只是建築體

的屹立，其過往附載的意義在時間的浪潮下，已變成是文獻上的記載或古蹟文物

保存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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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照片是在圍屋內接受我訪談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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